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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是推动一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主要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知识资本积累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从全球价值视角探讨知识资本、OFDI逆向技术溢出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通过直接影响自主R&D投入和间接影响跨国公司对外来技术的“吸收能力”促进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我国跨国公司对发达国家的绿地投资主要是通过集聚溢出机制等影响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对发展中国家的绿地投资主要通过规模经济机制和研发成本分摊机制促进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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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Based-capital, OFDI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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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pow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mainly depends on the enterprise's knowledge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OFDI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value explores the inner mechanism of knowledge capital and OFDI reverse technology enhancing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Human capital by direct affecting R&D investment and indirect affecting “absorption capacity” of foreign technology spillover decides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echnical innovation ability. Green investment of China'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o developed countries is mainly based on the the mechanism of agglomeration spillover of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of enterprises. Green investment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mainly based on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es of scale and R & D cost sharing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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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成为国际生产的新范式。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了维持在全球价值链中治理者的地位，长期控制包括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等知识资本和实物资产在内的高附加值环节；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尽管通过各种方式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但是由于各种阻碍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难以攀升到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1]。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其跨国公司通过零部件组装、委托加工等形式与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核心企业进行融合。这种内生嵌入模式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之一。然而，中国的跨国公司仅仅是进入了全球价值的生产线，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和自主品牌，只能处于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如图1）。
为改变这一现状，中国的跨国公司通过开展外向型直接投资（OFDI）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就显得十分必要。OFDI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原因在于，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东道国更为先进的技术、信息、研发成果等战略资源，提升跨国公司自身技术竞争力，通过外部溢出效应实现东道国先进技术向母公司的转移和扩散，并由母公司完成这些技术的改造、创新及应用工作，然后技术溢出在竞争企业间扩散、模仿创新，带来集聚效应，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从而提升母国其他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2]。










注：根据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先生提出的理论绘制

图1 价值链微笑曲线

然而，OFDI是否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迅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跨国公司的技术进步？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看法。Vahter等[3]利用爱沙尼亚的企业层面数据对OFDI提升海外投资的母公司以及其他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是OFDI对母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母国其他企业的影响则不显著。Bitzer等[4]通过对OECD的17国1973—2001年产业层面的OFDI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时发现，OFDI对全部样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为负，其中加拿大、韩国等国OFDI对母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而英国、法国、捷克、日本、波兰、瑞典却获得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提升了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随着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国内公司的OFDI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资本输出大国，OFDI投资存量已经跃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 2012”）。在此背景下，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对国内企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刘明霞等[2]以及阚大学[5]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OFDI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TFP）溢出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OFDI对TFP的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且影响溢出效应的主要因素是以知识资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为代表的吸收能力。李梅等[6]利用2003—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分析了我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检验了影响OFDI对TFP和各种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特征。沙文兵[7]利用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以专利授权量为代表的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通过分析整理本文发现，上述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国家层面、省际层面以及行业视角实证检验了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而缺乏从企业视角分析知识资本、OFDI逆向技术溢出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内在机制。因此，本文首先分析知识资本如何影响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其次分析我国跨国公司对发达国家的绿地投资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内在机制；再次分析对发展中国家的绿地投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内在机制；最后是本文的相关结论以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2  知识资本与跨国公司技术创新
Bell等[8]根据创新系统理论将跨国公司的能力分为知识应用（生产）能力和知识进步（创新）能力两种，知识生产能力容易获得，而知识创新能力的获取十分困难。中国的跨国公司尽管拥有庞大的生产能力，但是知识创新能力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我国跨国公司的所谓知识创新本质上仍然是知识应用，缺乏技术创新能力[9]。作为知识创新能力的载体，知识资本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保持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决定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模式和技术创新能力[10]。中国跨国公司为了破解低端锁定，攀升至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需要更多发挥知识资本的作用。对知识资本内涵的操作性长期以来缺乏清晰的定义与分类，知识资本的测度成为研究的难题之一。国内外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提出了不同的划分标准。Sullivan等[11]认为企业知识资本主要由人力资本、结构性资本、技术资本和客户资本构成。Youndt等[12]以及Zeki等[13]在实证研究中将知识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3个部分。

近年来，知识资本在跨国公司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知识资本。王重鸣[14]在研究创业知识资本与高新技术企业创业绩效时，将知识资本划分为创业人力资本、创业结构资本、创业社会资本以及创业创新资本4个部分。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从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3个维度研究知识资本对中国跨国公司技术创新的内在机理。
首先，人力资本是指公司员工所拥有的包括工作实践、工作技能、人际关系网络、工作经历等在内的知识和技能。跨国公司通过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环节中，学习国外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员工在公司内部及公司之间的流动能够产生新的知识外溢，均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本。人力资本通过直接影响跨国公司自主R&D投入和间接影响其对外来技术的“吸收能力”，促进了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15]。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模式按照由低级向高级分为工艺流程升级、功能升级、产品升级、价值链升级[16]，人力资本通过影响组织资本、社会资本对这4种升级模式产生综合影响，进一步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进程和技术创新绩效。

其次，组织资本是指跨国公司内部的组织架构模式、企业文化和发展战略、相关业务流程优化等，即跨国公司的内部知识。跨国公司有序的组织资本可以提高管理技能、优化组织结构、提高采购效率、规范管理流程，有助于提升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组织资本决定了跨国公司主要是通过价值链升级和工艺流程升级实现在全球价值链的升级，跨国公司拥有良好的管理技能和灵活的组织架构有助于价值链升级；有效的采购网络、流畅的管理流程等有助于其工艺流程升级。跨国公司通过优化组织资本，能够利用专利技术来设计更加有效的生产线，以及利用高效的计算网络设计更具有竞争力的采购网络，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17]。例如，宝洁公司通过建模和仿真程序等来提升工厂的效率和优化工厂生产线，提升了本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实现了从低附加价值的环节攀升至高附加值的环节。
最后，社会资本是指跨国公司作为一个整体嵌入到社会环境之中,通过与供应商、顾客、政府等这些关系网络中的结点进行联系而获得的知识资本，然后通过相互协作进而提高社会效率以及社会整合度，即跨国公司的外部知识。跨国公司良好的社会资本可以促进产品的销售、优化客户偏好数据库、提升产品的设计能力，进而达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的目的，决定了跨国公司的升级主要是通过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实现价值链的攀升。例如，国际零售巨头卓越亚马逊通过优化供应链网络、收集有关客户偏好的数据，达到比竞争对手更好更快地引入新产品的目的[18]。另外，跨国公司自身的品牌形象、运输网络、营销技巧等都有助于产品的销售，进而促进跨国公司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技术改造和创新。

我国的跨国公司通过不断加强自身学习，加速知识资本积累，运用知识资本有效降低风险，促进企业良性发展，实现价值链的攀升和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进程以及技术创新绩效（如图2）。例如，苹果公司从一个电子产品的制造商成功升级至技术创新领导者，主要是归功于其拥有核心技术、良好的产品设计、受人欢迎的品牌形象、便捷的销售网络。











图2 知识资本影响跨国公司技术创新能力的内在机制

3   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跨国公司OFDI的形式按照投资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绿地投资
和并购投资
，但是考虑到重要性以及篇幅的限制，本文主要从绿地投资视角分析我国跨国公司从东道国获得OFDI逆向技术溢出、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微观机理。在绿地投资过程中，OFDI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影响母国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一是向技术要素密集的发达国家（地区）进行投资，通过国际R&D溢出效应影响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二是向劳动要素密集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通过扩大市场份额、提高产量、改变投资母国劳动力要素禀赋之间的比例进而影响到母国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
3.1绿地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促进跨国公司技术进步的内在机理
在开放经济体中，一国的技术进步主要取决于国内自主R&D投入和国际R&D溢出，其中，国际R&D溢出主要通过吸引FDI、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口贸易3种渠道影响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观上不会通过FDI扩散自己的先进技术，而是有目的地防止垄断技术扩散，我国的跨国公司不能期望从发达国家的FDI中获得过多的技术溢出，因此，实施“走出去”战略，通过OFDI是获取国际R&D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我国跨国公司绿地投资主要流向于OECD国家的产业技术聚集地，只有充分利用地方产业集聚提供的技术溢出机会，才能最大化逆向技术溢出的效果。
另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同时还受到投资双方的制度环境、经济开放程度、金融发展程度等宏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外部网络和产业政策等产业层面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到投资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和股权比例因素的影响[19]。综上所述,基于绿地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促进跨国公司技术进步的内在机理和影响因素如图3 所示。










图3 绿地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促进跨国公司技术进步的内在机理
3.2影响绿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
影响绿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主要包括：

第一，宏观层面。东道国良好的制度环境、不断提高的经济开放程度、高效的金融体系都有助于我国的跨国公司通过OFDI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要素融合，有助于国际R&D逆向技术溢出的流入。
第二，产业层面。技术外部网络通过转包等方式可以促进价值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技术联系，产业集群内的技术创新可以快速扩散至其他公司，因此，跨国公司通过OFDI嵌入当地技术网络，有助于增强子公司从技术外部网络获取国际R&D技术溢出。另外，东道国政府产业政策也会影响OFDI逆向技术溢出。
第三，企业层面。我国跨国公司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不仅取决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供给方，同时也取决于溢出效应接受方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和子公司的股权比例。
（1）技术吸收能力。茹玉骢[20]认为“吸收能力”是OFDI促进跨国公司技术进步的前提条件。吸收能力是指公司对新技术的获取、识别、消化、吸收、模仿并最终实现商业化应用的一种能力[21]。Siotios[22]指出当东道国的技术水平较低时，或者是跨国公司自身不具备吸收和消化先进技术的能力时，国际R&D溢出的几率就会比较小。因此，跨国公司自身的吸收能力对提升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至关重要。
（2）子公司的股权比例。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的子公司主要包括合资和独资两种所有权形式,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会影响国际R&D技术溢出的效果。Dunning的研究结果表明，海外子公司如果采取合资型股权方式进行研发活动，更能对母公司以及集团内其他子公司产生技术溢出效应，这主要归功于合资子公司更有利于投资双方员工的直接接触，有更多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3.3 向发达国家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机理
跨国公司在OFDI过程中主要通过以下路径促进母公司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如图4）：
第一，集聚溢出机制，这是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主要形式。众多学者认为研发活动是产生溢出的源泉[15，23]，研发活动的集聚溢出受到广泛关注，研发活动要素、知识成果等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可以共享，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可以嵌入到当地的研发网络，掌握最新的技术动态[21]；企业在区位上的聚集使企业更容易感受到竞争压力，迫使企业加大技术投入，提升研发水平；以及跨国公司与技术优势企业形成战略联盟，可以零距离地参与研发，获得更多的溢出并分享联合研发的成果[24-25]。因此，我国跨国公司的OFDI通常选择东道国研发活动集聚地和相关产业集聚的区域，这样才能最大化逆向技术溢出的效果。
第二，经营成果反馈机制。陈菲琼等[19]的研究结果表明，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经营获得的收益如果继续留在子公司内部，可以进一步增强子公司自身的吸收能力、股权结构以及技术溢出能力。另外，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经营获得的专利、管理经验、上下游渠道等战略资源，都是母公司获取国际R&D逆向技术溢出的形式。近年来“华为”的海外经营实践表明经营成果反馈机制的确有助于提升母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25]。
第三，人员流动机制。在开放经济环境中，国内外公司之间的合作和交流逐渐增多，相关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之间的流动大量存在于我国的OFDI中，人员流动能够产生新的知识外溢，通过培训等方式进一步扩大这种外溢效应有助于提升母公司的技术研发能力和知识吸收能力。








图4 企业层面向发达国家绿地投资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微观机制
3.4 向发展中国家绿地投资促进母国技术进步的微观机理
2012年，我国OFDI净额（流量）为878亿美元，其中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金额高达742.9亿美元，占中国外向型直接投资的84.6%（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 2012”），因此，有必要分析向发展中国家绿地投资促进母国技术进步的微观机理。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进行OFDI时，劳动力成本一直是主要考虑因素，我国跨国公司将价值链中需要密集使用劳动力的环节配置在发展中国家，将需要密集使用熟练劳动力的生产活动留在国内，这样必然会改变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构成比例。我国向发展中国家绿地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成本和开拓市场，然而在客观上市场的扩大以及产量的上升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和研发费用的分摊也会促进公司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如图5）。






图5 企业层面向发展中国家绿地投资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微观机制
跨国公司在向发展中国家OFDI过程中主要通过以下路径提升母公司技术创新能力：
第一，规模经济机制
。全球价值链中规模经济含义主要是指规模经济导致技术上不可分割的某一价值链环节的单位成本降低所带来的效益增加。跨国公司在价值环节空间重组和片段化过程中，根据不同价值链环节要素禀赋特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适合的生产区位，进行专业化的生产分工，产量如果能够达到规模经济所要求的标准，跨国公司就可以通过扩大销售市场实现规模效益，促进研发投入随着企业总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第二，研发费用分摊机制。我国跨国公司与合资企业以及东道国政府之间相互合作，达到共同分摊研发费用。降低单位产品研发费用的目的，因此，通过溢出效应，子公司将获得的技术创新能力反馈回母公司，从而进一步提升母公司的技术研发实力。我国的跨国公司通过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通过规模经济机制和研发费用分摊机制实现技术创新的良性发展。格力、TCL等国内著名企业通过在巴西、印度等地建立生产基地，不仅扩大了在当地的销售市场份额，同时也带动了国内价值链上下游企业的产品与设备的出口，从而提升了母公司的经营绩效和技术创新能力。
4   知识资本、OFDI逆向技术溢出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内在机制

综上所述，在开放经济体中，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主要取决于公司自主R&D投入和国际R&D溢出，其中，公司自主R&D投入主要取决于R&D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国际R&D溢出主要取决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吸引FDI、进口贸易。知识资本和OFDI逆向技术溢出二者相互作用，共同促进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如图6 ）。





图6 知识资本、OFDI逆向技术溢出提升跨国公司技术创新的内在机制

知识资本中的人力资本通过直接影响跨国公司自主R&D投入和间接影响其对外来技术的“吸收能力”，促进了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组织资本通过提高管理技能、优化组织结构、提高采购效率等提升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社会资本通过促进产品的销售、优化客户偏好数据库、提升产品的设计能力等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我国跨国公司对发达国家的绿地投资主要是通过集聚溢出机制、经营成果反馈机制、人员流动机制影响母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绿地投资主要是规模经济机制和研发成本分摊机制促进母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

5  结论以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新形势下，我国跨国公司必须破解价值链环节的低端锁定，从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攀升至高附加值环节。应立足新兴行业，进行服务、管理、制度、机制层面的创新，即重塑“创新驱动，利益共享”的包容增长机制。
第一，跨国公司的外部知识需要经过引进、消化、吸收才可以利用，而影响吸收能力的主要因素有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知识资本和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因此，一方面，跨国公司需要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前期资金投入可以形成企业的“知识存量”，可以优化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结构，从而增强企业对外部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另一方面，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优化企业员工的知识结构和技能，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这样才有利企业对外部知识溢出的吸收以及运用能力。
第二，我国跨国公司获得东道国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是设立海外研发机构以及海外并购等两种方式，本文主要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考察了我国跨国公司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设立海外研发机构的方式获得OFDI逆向技术溢出可行性的微观机理。跨国公司通过靠近和控制价值链战略环节有助于其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的加快，2003年我国以并购方式实现的对外直接投资仅占全部投资金额的18%（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 2003”）；而在2012年，中国企业实施海外并购项目457个，其中涉及直接投资的金额高达276亿美元，占全部投资金额的31.4%（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 2012”）、跨国公司在通过OFDI获取国外先进技术时开始采用跨国并购替代绿地投资成为新的投资方式，而本文并没有对海外并购方式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微观机理进行分析；另外，到目前为止，由于数据的原因，国内学者并没有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企业层面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这都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注：

①又称为新建投资，是指母国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境内研发资本存量密集地区建立新工厂和研发机构的投资模式，然后通过自身研发投入以及东道国非自愿的技术扩溢出提升自身技术水平。
②跨国并购是指母国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境内通过并购当地技术研发企业以及科研机构等方式，快速获取国外先进的技术经验。
③规模经济分为内在规模经济和外在规模经济，前者是指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随着企业自身规模的扩大而下降；后者是指整个行业（生产部门）规模和产量扩大而使个别经济实体平均成本下降或收益增加，即企业平均成本主要与整个行业的规模有关而与单个厂商的生产规模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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